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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探讨了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亚当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待自然，与
自然相背离，精神饱受痛苦却不自知;塞缪尔尊重、关怀自然，爱护每一寸土地，受到自然的恩惠与庇护。通过
“自然人”塞缪尔正面、积极的精神力量的塑写，斯坦贝克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张:对待自然，人
类应该给“自然人”塞缪尔式的伦理关怀，从而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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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外学

界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也在不断升温，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

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们的重视。美国著名学者布瑞恩·
马斯塔斯曾有预见性地指出: “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
评领域里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
态批评之父。”中国学者田俊武认为斯坦贝克是用文学创
作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位先驱性人物”［1］。2013 年斯
坦贝克国际研讨会的主题被定为“斯坦贝克与危机政治:
伦理、社会与生态”。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斯坦贝克就对
自然环境的恶化忧心忡忡，而那时“环境保护”一词几乎闻
所未闻。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描绘了沙尘暴在美国南
部平原上肆虐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斯坦贝克谴责了人类

破坏生态的罪恶行径，表达了对生态危机的担心。其后期
扛鼎之作《伊甸之东》不仅关注环境问题，更重视人的精神
健康。亚当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待自然，不断地向
土地索取物质利益，遭到自然的报复，饱受精神的痛苦而

不自知;而“自然人”塞缪尔爱护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仅从
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的有限资源，以“亲自然”的心态代替
亚当的掠夺、索取心态，他尊重自然、心怀感恩，平等对待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与自然和谐共处。本文从生态伦理学
角度解析《伊甸之东》，通过分析亚当和塞缪尔对待自然完
全不同的态度以及因此形成的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来说

明斯坦贝克的创作意图，揭示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观，同

时为当下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自然损毁和精神生态失
衡等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照。

一、亚当与自然的背离
亚当·特拉斯克是斯坦贝克笔下“好人”的代表。从

孩童时代起，他就是个顺从、听话的好孩子，从不诉诸暴力
和斗争，得到父亲的偏爱。尽管被父亲送去参军，他也尽量
减少杀戮，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救回受伤的伙伴，主动到野

战医院去帮忙。由于表现英勇曾 3 次受到嘉奖，得到勋章。
退伍后，他拒绝父亲动用关系的好意，毅然回到家乡。作为
社会的一员，亚当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人类社会的伦理，

表现得非常良善，完全符合社会伦理标准。然而本性善良
的亚当只注重事物的表象，禁不住外在东西的诱惑。他被
凯西美丽的外表迷惑，看不出凯西的邪恶内心，相信所谓

的爱情，不切实际地追求“伊甸园”，与自己的精神即本性
背道而驰。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视自然规律，一心想
要征服自然，割断人与自然精神上的联系，打破人和自然

的和谐关系，造成人性危机的爆发。
与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开拓进取的祖辈们不

同，亚当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遗产，来到萨利纳斯河谷，准

备建造他和凯西的“伊甸园”。然而，亚当没有充分利用大
自然赐予的一切来创造新生活，而是企图通过驯服自然满

足自己的私欲。一来到萨利纳斯河谷，在利己主义的思想
指导下，亚当立即查看土地，以便在最好的土地上安家。尽
管获得了最好的土地，亚当却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对土地进

行合理的利用、耕作。他对自然没有丝毫情感，对土地更是
一无所知。当看到大风吹起尘土，亚当不无担心地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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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土被风一点一点地刮跑了”。“不，只是稍稍挪动一下
地方罢了。你这儿有些土被刮到詹姆斯农场，但是索西农
场的土也会刮到你这儿来。”［2］186塞缪尔对土地的睿智分
析使亚当对自然的无知暴露无遗。亚当对土地的了解仅
仅停留在表面的数据和冰冷的科技上。“三十六英亩，几
乎像地板一般平。我下过钻。表土厚度平均三英尺半，最
上面的是沙壤土，不到一犁深的地方就是沃土。你能在那
里找到水吗?”［2］187相反，塞缪尔根据自己多年对土地的了
解进行了实地勘察。只见他“解下那根有分叉的木杆。他
慢慢走着，两臂前伸，两手握着分叉，杆尖冲上。他走的路
线曲曲折折。又一次他皱皱眉头，后退几步，摇摇头，接着
又朝前走”［2］187。塞缪尔就像在和相知已久的朋友进行亲
密的交流，最终找到了水源。塞缪尔尊重土地本身的生
命，不断寻求自然的力量，达到精神与自然的统一。而亚
当全然不顾人与土地精神上的联系，不断满足自己的欲

望。为了取悦于他的夏娃———凯西，他要把这块土地改造
成“伊甸园”，为的是“适合她 ( 凯西) 居住，让她的光辉照
耀”［2］191。在他的伊甸园之梦破碎后，亚当对待自然的态
度仍然狂妄自大、执迷不悟。“那片土地———你能帮我修
我们谈过的花园，建风车，打水井，种些苜蓿吗? 我们可以

建花圃。那是赚钱的事。”［2］339塞缪尔断然拒绝了他。对
塞缪尔而言，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亚当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使他彻底脱离了与自然精神

上的联系，在欲望的驱使下越陷越深。他无视东海岸人冬
天不喜欢吃蔬菜的事实，贸然尝试做生意，着手长途运输

莴苣到东海岸。尽管威尔·汉密尔顿建议他种植大豆这
种大自然提供的可以让人活命的经久不衰的生命给养，亚

当仍然无视大自然的馈赠，执意买下制冰厂做冷藏生意。
结果再一次证明他对自然的无知和蔑视，最后只能自食其

果。他想操纵自然的计划破产了。由于在途中出现意外，
货车通过山区却赶上整个中西部气候反常，变得特别暖

和，第一次冷藏生意尝试惨遭失败。祸不单行，不尊重规
律的下场是“六车皮烂糟糟的垃圾，需要一笔可观的清除
费用”［2］495。毫无疑问，人和自然是一种平等关系。人如
果为了私利把意志强加给自然，甚至企图征服自然，必然

遭到自然的惩罚。
亚当与自然的背离摧毁了他的精神，肢解了他的自然

本性。面对父亲遗留的大笔来路不明的遗产，查尔斯寝食
难安，提出质疑并揭穿父亲精心编造的谎言。“他没有到
过葛底斯堡。整个战争期间，哪一次战役他都没有参加。
他是在一次小接触中受的伤。他讲的全部是谎话……他
整个一生是个大骗局。”［2］75 － 76这个深爱父亲，曾经为争夺

父爱差点杀了亚当的“恶人”查尔斯在知道真相之后，痛心
不已，拒绝动用那笔遗产。然而，尽管证据确凿，所谓的
“好人”亚当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出卖自己的良心，欣然
接受这笔非法所得的巨款。为了逃避现实，亚当带着这笔
财富背井离乡，远走加利福尼亚。也就是说，亚当这个“世
上少见的一丝不苟的诚实人”［2］661居然靠父亲的非法所得

过了一辈子，这对亚当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讽刺。他割裂自
然与人之间的联系，拒绝看清事物的本性，丧失了自然本

性，最终自食其果，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

亚当对阿伦的偏爱直接造成该隐与亚伯式的悲剧。

为了弥补父亲在第一次生意中的失败，同时为了赢得父亲

的爱，迦尔与威尔合伙做大豆生意，并将赚到的所有钱当

作礼物，在感恩节送给亚当。亚当却偏爱阿伦，无视迦尔对
自己的爱，无情地拒绝了迦尔的礼物。“假如你能———嗯，

像你弟弟那样———使我为他所干的事感到自豪，为他的进
步感到欣慰，我就更高兴了。”［2］617这无疑把迦尔推到了痛
苦的深渊。恰恰是这样的比较使迦尔的希望破灭，嫉妒最
终占据上风。他把凯西经营妓院的消息刻意透露给思想
单纯、追求完美的阿伦，彻底摧毁了阿伦的精神世界，导致
阿伦参军、战死。亚当对迦尔的拒绝无异于把一心向善的
迦尔推回罪恶的泥沼，使迦尔失去理智。他无视迦尔人性
中善良的一面，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亚当才是

杀害阿伦的罪魁祸首。

尽管亚当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严重生态灾难的发生，

然而通过分析所谓“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反自然倾向，斯
坦贝克再一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个“美国式”的亚当
是当今社会受人类中心主义支配的典型代表。威尔森明
确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丑陋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
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3］亚
当无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割裂了与自然心灵相通的亲

密关系，失去了自然本性;他在对财富、欲望的追逐中，自我
的感性和理性被分裂，心灵被异化，灵魂丧失。通过亚当，

斯坦贝克揭示了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编造种种借口对大自

然进行疯狂掠夺的丑恶行径，以及在对自然的掠夺过程中

人类自我的迷失与精神的沦丧。

二、塞缪尔与自然的融合
自然与人是密不可分的，形成宇宙中的生命共同体。

杰·帕克强调:“美国文学史上，鲜有像斯坦贝克这样的作
家，固执地关切自己国家的特质和命运……斯坦贝克在一
部部的著作中，勾起了他的同胞对国家自然环境与居住地

的难忘梦想。”［4］在《伊甸之东》，斯坦贝克不吝笔墨，对大
自然的风光进行生动的描写，展示自然之美和强大的生命

力，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爱之情。大自然以博大的胸襟
无私地滋养着万物，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丰富的资

源。整个萨利纳斯河谷以及山麓到处铺满鲜花、野草，生机
盎然。它们以自己的沁人心脾的芳香、夺人眼目的色彩丰
富着大地的躯体，让大自然呈现出一种和谐美丽的景象。

以花草为代表的植物世界正是大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的

有机部分，体现的是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物种的多样性与

丰富性。广博多产的大自然同样养育了世界上最具智慧
的生灵———人类。

与亚当正好相反，塞缪尔始终与自己的自然本性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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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不为物质、外在的诱惑所动。他热爱大自然，敬畏土
地。“只有人们去爱、尊重、敬畏土地了，他们才会有理由
去进行有利于土地的行为。”［5］塞缪尔平等对待自然，一开
始就与自然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塞缪尔蹲下来，抓起一
把粗糙多石的泥土，摊在掌心，用食指拨弄着，里面有燧

石、沙岩、闪亮的小云母片、一条干枯的小草和一块有纹理
的石子。他让这把土顺着指缝漏下去，拍拍手。他摘了一
茎草，用牙齿咬着……”［2］327他与大自然亲切地交流，嗅出
泥土的芬芳，感受大自然生命的力量。每一寸土，每一棵
草，他皆视之如生命。尽管他的土地贫瘠干燥，没有水源，
表层土又薄得像皮包骨，塞缪尔仍然深切地热爱这片土

地。对于被亚当称为“垃圾堆”的那块土地，塞缪尔视为珍
宝，引以为豪。“我喜欢那个垃圾堆，我像一条母狗爱它的
崽子一样爱我的垃圾堆。我爱每一块燧石，爱那要绷断犁
头的岩石，爱那薄瘠的表土，爱它没有水的深层。我那个
垃圾堆里自有它的丰饶。”［2］338塞缪尔与土地之间建立了
一种精神关系，相互依存，亲密无间，甚至能够嗅出水源。
若非对自然了解深切，通过现象看到自然之间的紧密联

系，塞缪尔决不会发出如此睿智的肺腑之言。John Ditsky
认为:“可以用以衡量的个人道德价值……取决于对大自
然馈赠的合理利用程度。”［6］正是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对
大自然馈赠的合理利用，塞缪尔获得了自然的力量，具备

大自然赋予的崇高品质———善良、仁爱。他始终保持乐观
向上的积极心态，聪明且有效地改造自然，自然也毫不吝

啬地给予馈赠。他性格开朗、幽默风趣，总是神采奕奕，精
力充沛。他不为任何物质享受所利诱，精神世界极大丰
富。他乐善好施，家庭幸福，有口皆碑。
在人与动物关系的处理中，塞缪尔用实际行动强调关

爱动物生命就是关爱人类自身。他给他的老马取了个动
听的名字———“赞美上帝”，亲手喂它吃煮熟的饲料。尽管
“赞美上帝”资质平庸、相貌丑陋，塞缪尔对它充满了关爱，
把它当作平等的伙伴，形影不离。“我想正是因为丑，在它
还是小驹的时候，我要了它……它身上到处都不对头，蹄
子大得像煎饼，脚脖子又粗又短，直得像是没有关节。脑
袋长得像锤子，背陷了下去。胸部太窄，屁股又太宽。它桀
骜不驯…… 它自私，爱吵架，不听话，专找麻烦……尽管这
样，我仍旧爱它。”［2］347正是因为有了塞缪尔的悉心照料，
“赞美上帝”才生活得自由自在，活到 33 岁之久。塞缪尔
关爱“赞美上帝”，同时获得“赞美上帝”的回报，它忠诚地
追随塞缪尔，如同挚友，获得塞缪尔真心赞美: “我见到的
幸福的、始终如一的生物不多，它却算得上一个”［2］347。塞
缪尔与老马心灵方面的交流使人与动物彼此惺惺相惜，达

到了人与动物身心合一的交融状态。塞缪尔对“赞美上
帝”的关爱体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爱和平等，是人性
完善的表现，是一种对生命敬畏的生态伦理。正如阿尔贝
特·施韦泽所说:“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
一场革命。”［7］

塞缪尔一直致力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当

亚当一家精神分裂、人性异化，处于精神危机中不能自拔
时，正是汉密尔顿家族———“自然人”塞缪尔·汉密尔顿的
精神力量为其点燃了希望之光。亚当在遭凯西抛弃之后
痛苦不堪，不能自拔。他意志消沉，精神恍惚，如同行尸走
肉。对双胞胎儿子感到厌恶，因为对他来说，他们是损失和
耻辱的象征。他丧失了爱的能力，甚至在孩子出生 15 个月
后仍未给他们取名字。塞缪尔主动承担起亚当的精神向
导，帮助他走出精神困境。通过研读《圣经》，塞缪尔最终
使亚当明白:人人都有罪恶，爱的缺失是罪恶的根源。在塞
缪尔的帮助下，双胞胎得以命名，亚当解开心结，正视善与

恶的共存，逐渐摆脱凯西的阴影，回到健康的生活轨道。当
塞缪尔、亚当和老李再一次郑重解读《圣经》，他们赋予了
“蒂姆舍尔”新的意义———“你可以”“你可以制伏罪
恶”［2］344。“是希伯来文中的‘提姆谢尔’———也就是‘你可
以’———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人之所以能成为人，

就在于他有选择的权利。”［2］345人被赋予选择的权利，即使
人犯了错，仍然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他可以选择自己的道
路奋斗到底，直到赢得胜利。正是“你可以”从根本上否定
了宿命的论断，亚当做出的正确选择最终改变了他和迦尔

的命运。他原谅了迦尔，赋予他选择善的权利，同时亚当自
我得到救赎，并成功获得了自由意志这一精神力量。

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关怀从根本来说是对自己的关怀，

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
所有生命的尊重，人类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无

疑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导致
人与自然背离，导致人与人之间对立，更使人类陷入史无

前例的人性危机。塞缪尔始终铭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承诺，尊重自然本身的力量，听从内心的“生态良心”，自觉
奉行生态伦理的准则，在萨利纳斯河谷建立起土地与人和

谐共处的精神家园。在“自然人”塞缪尔面前，人类中心主
义不攻自破。

三、结语
“在地球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和环境形成了一
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统一关系。”［8］人类与自然相互依
存，辩证统一:充分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合理利用

自然，就是保护自然; 恣意破坏自然，无异于毁灭人类自

己。正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
大地上。斯坦贝克强烈谴责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行径。以
亚当为代表的现代人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欲望

不断膨胀，将利益至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凌

驾于自然之上，发动对自然的侵略，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

灾难。人类的出路在哪里? 通过对“自然人”塞缪尔·汉
密尔顿的塑写，斯坦贝克倡导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的理

念，反映了作者试图构建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美好构想。

在他笔下，“自然人”塞缪尔尊重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动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能够保持精神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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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人格的魅力，这无疑促进了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和谐

发展。作者表达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行性途径，为
当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在人和自然的
关系中，人不是统治者，而应是其中的一员。人只有回归
自然，才能重新找回自我。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
不可侵略自然，破坏自然。人类应该给与“自然人”塞缪尔
式的伦理关怀，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只有勇敢地承担
起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责任，人类才真正堪称我

们这个星球上最高贵、最有价值的生命”［9］，人类精神家园
的重建才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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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ture Man in East of Eden

ZHANG Shujua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zhou，Jiangsu 213002，China)

Abstract: By East of Eden，John Steinbeck discusses the man-natur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Adam violates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us suffers nature's harsh retribution，which reflects his anthropocentric view． Samuel，the Nature Man，cherishes every inch of
land，devotes love and care to nature，and he reaps reward of nature，which forms his ecological ethics． From Adam's spiritual
tragedy and Samuel's optimism and inner wholeness，Steinbeck presents his ecological idea: human beings should respect and
love nature just as Samuel does．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man and society，
and man and man be realized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East of Eden; the Nature Man; ecolog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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